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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看了部电影《我们俩》，为剧中朴素的情感和还原生活的场景所打动，

电影的美术设计刘科栋这名字留下了印记，多年后这个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我的

视线里。但名字并不在荧幕里寻得，而是在一个诺大的、 神秘的、可以制造无
限想象的空间里——舞台。 

刘科栋，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舞美设计，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
协会会员,舞台作品曾参加中国以及世界众多国家的艺术节，多次获中国艺术节、
中国戏剧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及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奖项、个人多次获

文华舞美奖、金狮奖、学会奖等。话剧 [简爱]、 [山海经传] 、[萨勒姆的女巫]、 
[红玫瑰与白玫瑰]、 [明]、 [荒原与人]、 [原野]、 [1977] ；音乐剧 [青城] ；舞
剧 [水月洛神] ；歌剧[红河谷] 、[钓鱼城] ；现代舞 [问.香] ；越剧 [赵氏孤儿] ；
昆越剧 [牡丹亭/狮吼记] ；电影 [我们俩]。 

他的作品是近年来中国舞台上炙手可热的视觉景观。罗列他的简历显得有些罗

嗦，因为作品和奖项快填满了他的生活，所幸他从未被这些所占据。他多年来

都保有一幅青春的面貌，我总是不解，为何与他同龄的男子都已大腹便便，甚

至早已带上了自己都摘不去的面具？我甚是注重人的相貌，大概是深受电影

《入殓师》的影响，人一生行走的风景最后就呈现为盖棺那刻的样貌。他总是

一身休闲扮相，带着棒球帽，似乎掩盖着他那副较好的容貌，亦或掩饰着他那

双设计师犀利的双眼？或者将自己的洞察放在幕后去悄悄寻找球的另一面？ 

从《山海经传》说起 

带着各种疑问，越洋电话便挂了过去，没想到这样一聊便是 4个小时。第四十
届香港艺术节中委约创作的《山海经传》刚刚落幕，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

行健先生三十多年前撰写的一个舞台剧本，今天 2月终于搬上了香港舞台。
“《山海经传》中故事来源于古本《山海经》，将《山海经》中零碎的神话素

材进行了有序整合, 建构出一个从女娲创世纪到上古传说中的第一个帝王禹的故
事。全剧中多条线索并行穿插,七十多个天神轮番上演,近似于一部东方圣经。由
于《山海经传》中人物结构复杂,场面庞大。林兆华在处理时,采用民间艺人说书
的形式,穿插复杂的故事情节。同时大胆启用了华阴老腔、皮影戏、现代舞以及
贵州民间造像三大元素,完全由非专业话剧演员出演,对剧本叙事进行虚化。让人
仿佛置身于一场喧闹的庙会,在嬉笑怒骂之间,轻松展开故事。” 
 



                         
                                                 音乐诗剧《山海经传》舞台设计图 

 
林兆华导演将这部戏比作不像戏的东西，在舞台上也曾现了游戏状态。刘科栋

将舞台设计为天公开物般的浑浊空间，甚至显得粗糙，从而贴近了林兆华导演

要求的那种“地摊感”，从内而外的一次游戏状态，游戏原本是戏剧的原貌—

—Play。《山海经传》可以说是一部没有设计的作品，亦或说设计将重点放在
了体现天混地浊时代的材料上，于是仔细端详那块舞台的天幕，就是一件综合

材料的绘画作品。舞台台面上也铺着这块颜色朴拙的布，笔触粗粝，上面散乱

着似人肢体般的树枝、干草和石块，以及垂落的粗绳，简朴的木凳和残旧乐器

融为一体，却发出最具力量的憾人魂魄的光芒。 

                            

                                                                   音乐诗剧《山海经传》舞台设计图 

刘科栋他常说，好的作品其实不费劲。删繁就简，无中生有，这也贴合戏剧圈

那位大导的人生观，简到最后就剩下一种游戏的状态了，戏剧在科栋看来有时

就是一种随性而为。《山海经传》中众神如古希腊神话般也充满了人性：贪、

嗔、痴，也便有了人间的悲剧。如果众神们都抱着一种游戏态度，不就都放下

了吗？编剧高行健先生也画画，也做舞台设计，偶也导演。我想他心中自有一

部《山海经传》的视觉面貌，不知他看了眼前的舞台会有怎样的感受？  
 

途径《水月洛神》 
 



刘科栋常常强调舞台画面其实并不重要，但我反问到：“但你的舞台看上去都

很美？”他说：“那是因为从小的美术基础，美的能力不用刻意，它就在那

里。”不过看过他素描的人，或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刘科栋的美术能力绝不

一般。剧场对于他就像是一块画布，空间为面，舞台为框。 
 

                                      
                                                                                   大学时期 素描石膏像 
 
他相信人与生俱来的对美的感受力，有时“业精于勤”可能在艺术上未必凑效。

但他极度渴望“眼与手”极度的自由。我问：“这个自由还有多远？”他说：

“可能一直在追求着吧。” 
 

                        
                                                                                       舞剧《水月洛神》舞台剧照 
 
《水月洛神》像是对女人的一次描摹，对他而言这是一次很舒服的创作。水镜

即是女人，平静的折射，无声的填充，在他看来女人是看清自己的一种方式，

于是他将这些都用在了舞台上。金和纸隐语着男人，一种代表着权利与能量，

一种代表着自由和束缚。材料是他常常思考的领域，玻璃质感的使用也是他贯

用的手段。他总是喜欢一眼看透的东西。 



 

                        
                                                                                                          舞剧《水月洛神》舞台剧照 
 

遇见《简爱》 

有观众在看完《简 爱》后这么写到：“总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在大剧院为大家
贡献这样的两个多小时，试图娱乐你，感动你，然后触动你，希望能帮助你唤

醒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心领、神会。” 他说：“这最后的话真让
人感慨，尤其是寄梦舞台的从业者，夜晚 7:30开始，2个小时，120分钟，幻
想着那戏终的一刻，台下台上的欢愉，多么幸福......为此， 痛并快乐！！” 

                        

                                                                                        话剧《简爱》舞台剧照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常常为剧中人物所倾倒，就像 90年代他回忆起的那段诗歌
岁月。“拾起玻璃上的高光, 顺手插进空气里珍藏”。现不写诗了，于是他便

把诗性放在了舞台上。《简爱》中罗切斯特和简爱，象征两人物高度提炼的空

间，便是一种诗意的空间翻译：两人、两处、一个富裕而抑郁、一个简陋而刚

毅。19世纪英伦的建筑形象在他这里被打碎了又重组，精炼地概括，这难道不
是空间的诗作吗？ 

静默如《问香》 



 

 

                                                                                                        现代舞《问香》舞台剧照 

《问香》的创作对于他像是一次休息，相遇着久违的老友舞蹈家高艳津子，一

次具有宗教感的创作注定开始了。他这样描述这个空间：“就在那个黑黑的框

子里，所有的吊杆齐刷刷的落下，蓝光照亮每一条钢线，在电子和电流的控制

下整齐划一，像一个有生命感的怪兽的心脏，就这样压下来了，那翻转的门，

静静地就像一天天的流逝，穿过它在每个梦醒的晨，留在脑里是残留模糊地梦

迹，离开躯体在华丽的怪异的红线带走的是更加不真实的壳，绚丽的像一朵充

满仪式感的躯壳之花，但是那麽虚假而做作，留在下面的才是真实的......” 

                

                                                                                                          现代舞《问香》舞台剧照 

“而在一粒巨大的灰尘、烟雾、石块、灰烬下的来往、从黑暗的隐现中，在搏

动的红色中、在心经的徜徉中、这终极的充满宗教意味的轮回之修行，像慢慢

充满的气 体，满溢起来，充满观者之心，在穿针引线之间，在温暖的境界中，
巨大的莲花慢慢、慢慢的现，莲花的粉那么悦目和圣洁，而之前的灰尘下的种

种还在循环往复......” 



                 

                                                                                                            现代舞《问香》舞台剧照 

每一个男人身体里或许都居住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常常唤醒的就是他们的灵

性。他喜欢舞蹈，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群体里生活着一群没有偏见的人，他们用

自己的身体表达，同时又保持着童心和内心一块纯净的土地。在创作中他始终

相信最原始的东西，一种独属个人的直觉，他会将这种直觉一直贯穿下去。于

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你看见了莲花，品读到了佛性，也看到了一个设计师在空

间里与前世、今生与来世的对话。 

冲破《钓鱼城》 

他说歌剧《钓鱼城》的舞台意向更像是一个想冲出历史迷雾的大装置。战争就

像是一个牢笼，把交战双方都禁锢在里面，无法改变、周而复始，相互制约。

杀戮和残暴， 把对与错都琐在了里面。他和主创们只想把客观性呈现在观众面
前，是啊，历史有时候连真相都难以寻见，怎能给予观众答案呢？ 

                     

                                                                                                          歌剧《钓鱼城》舞台模型 

 “当历史的烟云渐渐散去，那些关于战争与和平、忠诚与背叛、生命与死亡的

终极思考逐渐浮现出来。”在冰冷的框架下，钓鱼城的城墙瓦砾就像是历史的

碎片似地被拼接在舞台装置里面。历史的碎片和留在舞台上空的残旧城墙提醒

着每一个人对它的记忆和反思。在出进开合之间完成交战双方的生死对抗，增

强空间的立体感和意向感，用空间的错落来完成主要角色以及大歌队的声场关



系，硬景的装置也有利于歌剧声音的反射。这个设计看上去非常有重量感，重

量感与歌剧的格局较为贴合，也更加说明历史这份沉甸甸的记忆。 

直抵英伦的《查理三世》 
 

他自信于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也想将血脉里的文化传递到世界的舞台上。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环球莎士比亚戏剧节给他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舞台。面对物
理空间与中国古戏台十分相似的环球剧院舞台时，木质 、高台 、露天、围合方
式，让他将中国戏曲舞台的“出将、入相” 架构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里。并将
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居于舞台后区，出将、入相便有了合理的出
场。 著名艺术家徐冰特地为《理查三世》抒写了独特的文字，这些文字与中国
纸张构成一道“守旧”，也就是中国传统戏里的舞台背景。他将中国纸、墨所

承载的情感和方式置入莎士比亚的时代，他在等待在英国发生的化学反应。他

也一直是这样对于未知充满了好奇。  
 

                       
                                                                                                 话剧《理查三世》舞台设计图 
 
不同的戏剧作品，不同戏剧事件，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载体在他身体掀起的情

感是不同的，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孩子， 这个孩
子常常拿起一个球体，不断地寻找球的另一面，这个孩子也一直唤醒他的敏感

和对于世界没有偏见的认知。 
 


